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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时光

古 迹

阿拉宁波话

回 味

甬城绘·旧址遗迹

高丽使馆是宁波“海上丝绸之
路 ” 的 重 要 文 化 遗 存 。 旧 址 位 于
海 曙 月 湖 东 岸 宝 奎 巷 一 带 ， 是 昔
日 宁 波 港 对 外 交 往 和 中 国 与 高 丽
友 好 往 来 的 历 史 见 证 。 北 宋 熙 宁
七年(1074 年)，宁波开始接待高丽
使者，政和七年(1117 年)建造了高
丽使馆。

（丁安 绘）

高丽使馆旧址

孙建宁

顾名思义，纱帽巷是一条小巷
的名称。当初的纱帽巷客观存在
过，位于宁波海曙区最中心的地
段，在如今的宁波市区地图里不复
存在了，纱帽巷自然而然地成了承
载某些记忆的背景。

据 《鄞县通志》 载：纱帽巷东
起车轿街，西至碶闸街，中分岔，
南通咸塘街，北与十字井巷相接。
全 长 262 米 ， 宽 2 至 3 米 。 纱 帽
巷，旧名纱帽地。又称纱帽第，亦
称海神庙后。据传，巷与十字井巷
交织，形似纱帽，故称纱帽地。又
传清康熙间，武士张宗瀚 （字齐
生） 建宅于此，其宅高低错落，形
似纱帽，遂呼为纱帽第。旧时，巷
东有岳庙西河，巷西有廿条桥河，
仅南路可通咸塘街。1929 年，填
河建成石板小巷，定今名。然而，
上述史志中与纱帽巷有关联的一些
街道，也大多不存在了。

我是从纱帽巷出来的，且顺着
自己的记忆碎片闪回吧。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我还只
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住在昔日东
门口后面的咸塘街上，居住的房屋
是与左邻右舍“板壁”隔着“板

壁”的木结构二层街面老房子。记
得在房前屋后的过道隔墙边有半口
很大的井，当然还有一半井是在
隔壁邻居家里，总之是两家人共
享 一 口 井 。 房 屋 面 积 约 100 平 方
米，居住着外公、外婆一家老小
八九口人。当时二舅与舅母也在此
安家，其中朝北的一间是他俩的新
房。

当年父母在外地工作，我被寄
养在外婆家。20 世纪 70 年代末，
父母终于调回宁波了，于是我们一
家四口搬到位于咸塘街后面那条不
足 300 米长的小弄堂里安了家，我
记得门牌号是“纱帽巷 7 号”。也
是木结构房子，不过上下两间加起
来 不 足 15 平 方 米 ， 而 且 破 旧 得
很，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较为艰
苦。好在从外婆家后门到纱帽巷 7
号仅一步之遥，于是外婆家自然成
了我家的“大后方”。在我看来，
这咸塘街与纱帽巷本来就是连在一
块的。我们一家人在纱帽巷一晃居
住了八九年光景，之后，父亲单位
分了新房，全家搬迁至江东。

在我生活的年代，这条小小的
纱帽巷算得上一条“穷街”，与一
路之隔的咸塘街稍有些不一样。这
是因为早先在咸塘街生活的人，以
手工业者居多，如从事戏服制作、
绣品刺绣、头饰花粉制作之类的。
而生活在纱帽巷的则是一些劳苦大

众，如搬运工、打铁的、贩鱼的、
糊信封纸盒的，以及从事其他体力
活的。显而易见，人们的生活境遇
有所不同，但两条街上的居民平日
里的爱好与习惯似乎差不多，也没
有谁瞧不起谁。炎热的夏季，居民
们会在傍晚太阳下山时分搬出长
条板凳和简易桌椅，在自家门口
生煤炉，吃饭、聊天、纳凉。在
晚间，大家还可以围坐在一台小
小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并不精彩
的电视节目，或有人会将一台晶体
管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高，目的就
是为了让喜欢越剧或音乐节目的左
邻右舍共赏，后来还流行过单喇叭
录音机⋯⋯

那时纱帽巷还保持着它的原
貌，窄小的街面是用大小石头铺就
的，每隔几十米还矗立着木桩电线
杆子。人在石头路面上骑 （或乘
坐） 自行车时，屁股往往会被震得
有点儿发疼、发麻，尤其是衣着单
薄时。当然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
惯了。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路面
上，孩子们也十分热衷于将大人的
自行车推来学骑。

一些男孩个子不高，偏偏喜欢
将重磅自行车弄来骑，若想正儿八
经地双脚并用跨着自行车三角档骑
车显然是力所不能及的。于是乎，
边推着车，边加快奔跑速度，利用
惯性，将左脚先踩到自行车的左踏

板上，再将右脚斜穿过车之“三角
档”踏在右踏板上，呼啦一下，便
可“挭”着向前行进了。

骑得太兴奋了，容易得意“忘
形”，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连人带
车横卧倒地，有的男孩被摔得鼻青
脸肿甚至磕掉门牙。可孩子毕竟是
孩子，等忘了伤痛后依旧会乐此不
疲的，当然车技也日趋长进。

纱帽巷里的女孩子不乏长得标
致的，比如付家五姐妹，真是一个
比一个出落得漂亮。可同样是亲姐
妹，命运却不相同，有人远嫁，有
人下乡，有人当兵，有人上班，还
有人在读书。纱帽巷里也居住过
一些蛮有学问的人，比如中学教
师、越剧演员、技术权威等。记
得有一位在县级中学当老师的徐
先生，长得黑黑的，但会写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据说早年毕业于
某 大 学 中 文 系 ， 文 学 功 底 深 厚 ，
可惜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并不好
过。那位越剧演员曾是宁波有名的

“头牌”小生，可当时的她处于人
生低谷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规模
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包括纱帽
巷 在 内 的 一 些 街 巷 慢 慢 消 失 了 。
几年后，这里成了繁华的天一广
场。

好在，一些事物的消失，意味
着另一些崭新的开始。

纱帽巷：昔日老巷今何在
赵淑萍

一个人如果善于察言观色，见
机行事，宁波人就说他（她）“交关会

‘看三色’”。
起初，我以为是“看山色”。古典

诗词中，多的是“山色”。“不到西湖
看山色，定应未可做诗人”“江流天
地外，山色有无中”“凉月如眉挂柳
湾，越中山色镜中看”⋯⋯“看山色”
这个意象在脑海里盘亘已久。但观
山赏景是件很雅致的事，跟宁波人
口中的“看山色”根本不是一回事。
后来，又听到一句老话“有雨山色
暗，无雨山色青”，看山色可判断阴
晴，那么以此比喻审时度势也是说
得过去的。

后来看到一本方言书中写的是
“看三色”。这“三色”，解释作天色、
颜色、面色，总而言之，这三个要素
综合成了外界的情势，有谚语曰“敲
锣听音色，讲话看三色”。还有一个关
于“看三色”的故事，说的是以前宁波
人多有做盐生意的，若要生意成功，
一要看天色，否则，一场倾盆大雨顿
使你血本无归；二要看盐的成色，颜
色越白越好；三要看“关老爷”的面
色。其实，不仅是盐生意，其他生意亦
是如此。再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写麻
将和宁波的渊源，说麻将源自宁波，
里面一些术语和宁波方言有关。“三
色”指颜色牌。索子是绿色，筒子为
黑色，万子为红色。也有些道理，但
凡在麻将桌上的人，应该是眼观六
路的，得时时盯着、算着、防着，不可
失碰，不可缺牌做“相公”，尽量避免
放铳，“看三色”实在很要紧。以此引
申到生活中，要时时提防、处处小
心。至于哪种解释更准确，也无从说
起，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典故”呢。

宁波人形容一个人活络，不仅
说“会看三色”，还有形象地说成“踏
着尾巴头会动”。如果有些迟钝的，
那要被说成“木器店”“木头人孩”或
者“木笃笃”“木乎乎”“木性性”“木
知木觉（各）”。这些词，要么是根据
谐音，要么用比喻，反正是把人跟没
有生气的木头联系起来。

当然，不会“看三色”，有的是天
生的敏感度差，也有的是个性使然。
曾看到一个谜语，是猜宁波地名的，

“落雨勿肯带伞”，谜底是“青林”，那
是“清淋”的谐音。宁波有青林湾，早
先有青林古渡，在江北区庄桥颜家
村姚江边上。宁波话说“性格生成，
落雨清淋”，比喻个性强不怕吃亏不
改初衷的人。

“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宁
波是个商业城市，在经商活动中，

“看三色”很重要，这决定了宁波人
性格的圆通融合。看看那些著名的
宁波帮人士，大多能审时度势，把握
时机，外表则谦逊温和。可是，宁波
人外圆内方，一到关乎民族大义的
时候，就会不计个人得失，不再管

“三色”如何，挺身而出，大有“落雨
清淋”的阵势。否则，怎么会有明明
可以不死却一心求死的张苍水，有
布衣修史的万斯同，有放弃仕途回
家著书、穷困潦倒不改初衷的全祖
望呢？甬剧《筑梦》中的沈三江，原型
就是宁波人沈祝三，他可谓精明过
人，最会“看三色”。但建造武汉大学
时，即使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也不
愿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看三色”，那也是要有前提、有
底线的，否则，就沦为见风使舵、见
利眼开的小人之流了。

看
三
色
，哪
三
色

子君/文 柯以/摄

青蟹甜，大闸蟹香，梭子蟹
鲜，螃蟹一登场，餐桌上的百种
滋味顿时黯然失色。若问哪种螃
蟹最美味，沿海地区的资深吃货
们会齐刷刷地把票投给梭子蟹。

梭子蟹，是大海赋予人类慷
慨的馈赠之一，是我国数量最多
的 一 种 海 蟹 。 雄 性 脐 尖 而 光 滑 ，
蟹螯纤长，壳面带青色；雌性脐
圆有绒毛，壳面呈赭色或带有斑
点。肉多味美，生吃熟食皆让人
欲罢不能。梁实秋先生写蟹：“蟹
是 美 味 ， 人 人 喜 爱 。 无 间 南 北 ，
不 分 雅 俗 。 当 然 我 说 的 是 河 蟹 ，
不是海蟹。”想来，梁老先生是没
有尝过来自东海的美味梭子蟹吧。

象山的海水，没有舟山半岛
那么蔚蓝清澈，但正是这一抹有
点浑浊的黄，使得海中悬浮着更
多的浮游生物，成就了象山海鲜
极致的鲜美。八月的海风带着轻
微的咸涩，刚刚捎来梭子蟹的消
息，朋友便在群里直呼，可以来

“嬉戏”了。
渔港静美、淳朴，迷蒙的夕

阳下，一种慢生活的悠闲油然而
生。“上等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
烹 饪 方 式 ”， 这 是 《舌 尖 上 的 中
国》 里经典的台词。一堆浑身通
红的清蒸梭子蟹被叠得如小山一
般登场。别看个头不大，却是肥
硕异常，肚脐处流出的蟹白把蟹
盖都撑开了，稍微一用力，蟹盖
就 这 么 整 只 从 蟹 身 上 脱 离 开 来 。
蟹白如刚剥壳的鸡蛋，闪着润滑
细 嫩 的 光 泽 ； 鲜 香 滑 软 的 蟹 黄 ，
一入口便在舌尖洋溢开来，未到

喉间就已融化在唇齿之间。平日
里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压抑着某
个自我，此刻，美食当前，一口
梭子蟹吹一瓶啤酒，尽情释放着
内心深处的狂野⋯⋯

接踵而来的是让大小宁波人
无限迷恋的白蟹炒年糕。水磨年
糕是宁波人心底深处最销魂的老
味道，与梭子蟹亲密相拥后碰撞
出的滋味，无比惊艳。梭子蟹剁
块，沾上一层薄薄的淀粉，入油
锅反复浸炸后，犹如给蟹穿上了
一层薄脆的外衣，外酥内嫩；甘
甜 绵 软 的 年 糕 切 片 后 焯 水 待 用 。
此时起锅热油爆香葱段姜片，待
梭子蟹与年糕在锅内一番耳鬓厮
磨 之 后 ， 烹 入 料 酒 ， 老 抽 上 色 ，
生 抽 调 味 ， 再 撒 少 许 白 糖 提 鲜 。
白蟹的汤汁牢牢地吸附在年糕片
上，红白相间，浓油赤酱。炒的
人口水轻泛，吃的人丢了魂魄。

相比传统的咸炝蟹，即时腌
制的蟹糊更让喜欢生猛海鲜的吃
货们趋之若鹜。取鲜活的红膏母
蟹 ， 去 除 蟹 心 、 蟹 鳃 、 蟹 脚 尖 ，
剪成小块后斩压成糊，与绵软橙
黄的蟹膏混合待用。生姜去皮切
成细丝，加入适量的盐和白糖与
蟹肉蟹黄搅拌均匀，喷少许高度
白 酒 后 入 冰 箱 冷 藏 。 半 小 时 后 ，
色泽黄润、鲜香浓郁的蟹糊便可
上桌了。腌制不久的蟹糊，咸淡
恰到好处，半透明的蟹肉虽然浓
稠 ， 却 软 嫩 得 几 次 从 筷 间 滑 落 。
沾 一 点 陈 醋 ， 入 口 舌 轻 轻 一 抵 ，
蟹糊来不及在舌尖停留便哧溜一
声滑入喉间，鲜香甘甜直抵心窝
深处。

国人食蟹的历史可以追溯几
千 年 ， 烹 制 手 法 也 是 层 出 不 穷 。
数百年前的“蟹仙”李渔，嗜蟹
如命，在螃蟹过季的日子里早就

动起脑筋，把螃蟹生腌后用花雕
酒醉着，延长享用的时间。虽然
他老人家做的是醉湖蟹，但与我
们今日蟹糊的吃法可谓同出一宗
了。

干香扑鼻的铁板香煎梭子蟹
和油润香艳的葱油梭子蟹，固然
久盛不衰地霸占着大江南北的餐
桌，一道近年来出自本土的糟骨
头蒸蟹把蟹宴推向了高潮。这道
菜的秘密武器就是糟骨头。

宁波历来是黄酒产地，取酒
糟加黄酒后二次发酵，其独特的
香味可以掩盖肉类的腥味。排骨
剁成小块以便入味，加食盐和酒
糟揉捏后密封腌制，酒糟中的活
菌和猪肉经过发酵，肉中的蛋白
质 降 解 形 成 氨 基 酸 ， 与 盐 协 同 ，
让其鲜味倍增。

选 取 个 大 鲜 活 的 公 蟹 剁 成
块，其上均匀铺入糟骨头，淋上
葱姜水，无需其他的佐料，入锅
蒸十分钟左右即可。掀开蒸笼盖
的刹那，肉块与蟹块上的汁水相
互交融着喷薄而出。经过水蒸气
的 撮 合 ， 酒 糟 香 醇 ， 排 骨 滑 嫩 ，
蟹 肉 滋 润 ， 三 者 早 已 你 中 有 我 、

我中有你了，酒香氤氲中，撒一
把翠绿的葱花增香添色。鲜咸合
一、原汁原味的本土口味，瞬间
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

别看螃蟹外壳坚硬，平日里
张 牙 舞 爪 、 不 可 一 世 的 威 猛 模
样，在它蜕变成长的过程中也有
无数次柔弱的时候。软壳时的梭
子蟹外壳往往呈紫色，蟹身极其
饱 满 。 掰 开 那 层 紫 色 柔 软 的 薄
壳，你会发现蟹肉塞满了壳，一
点缝隙都没有，就算是每个小小
的蟹爪里，也全是肉，就像一个
人 被 套 了 条 紧 身 裤 那 么 严 丝 合
缝。软壳蟹虽肥，却因它肉质不
鲜且软壳下有一种沙子一样的物
质而登不了大雅之堂。如果想要
尝到肥壮又鲜美多汁的螃蟹，还
是得选择蟹壳留有稍许空隙的螃
蟹。一如为人处世，凡事留有余
地，也许更有益处。

对螃蟹来说，不知经过多少
次的艰难蜕变，熬过多少无人问
津的时光，在被烹制成各种美味
端上餐桌光鲜亮丽的那一刻，才
成就它们短暂一生中最为辉煌的
时刻。

梭子蟹来了

林亚玉/文 柯以/摄

夏天，池塘里挺拔的荷茎上，
宽大肥厚的荷叶如撑起的凉伞；农
家田里芋艿叶子也光滑肥厚，仿佛
顶着一把伞。下过一场雨，荷叶、
芋 艿 叶 上 都 滚 动 着 晶 莹 的 “ 珍
珠”。它们都可以当凉帽用，摘一
片，戴在头上，凉凉的。把荷叶、
芋艿叶折断时，都有“丝”连着，
只是荷花长在水池里，芋艿长在田
里。童年的我，傻傻分不清荷叶与
芋艿叶。爸爸说，荷叶茎圆柱形，
纯绿有小刺。芋艿茎绿中带紫，光
滑无刺，有槽。荷花会开花结实，
下面的根是藕。芋艿不会开花，它
的根是一窝芋艿。哦，原来它们是
各有爹娘。

最早认识荷叶的妙用是在叔公
家的酒坊里。他家的天井里排列着
好多木架，上面放置着竹笾笠，摊
晒着荷叶。储藏室里举目尽是酒
埕，有封好口的，有正等着封口
的。

舅妈、阿姨、小舅正忙于封酒
埕口，他们分工合作，有条不紊。
舅妈负责将晒干的荷叶在蒸笼里
蒸，然后拿来给大姨。大姨负责扎
埕口，她麻利地拿起荷叶，将它覆
在埕口上，撸平，用麻绳扎紧。小
舅正在起劲地拌和一堆黄泥与砻
糠，不时拎起挈档桶（小型木桶），
加一点水进去。我感到好玩，拎起挈
档桶想将水泼上去。小舅眼疾手快，
一把从我手中夺下挈档桶：不好乱
来，水太多要糊开的。我只能乖乖地
待在一边。小舅和好泥，拿着抹灰
刀，撬起一坨砻糠黄泥覆在荷叶上，
再将泥抹得平平整整，酒埕仿佛戴
了一顶严丝合缝的帽子。我很好奇，
喷香的酒，埕口挂烂泥，多脏？小舅
告诉我，荷叶透气不透水，酒埕里的
酒能好好呼吸，那酒就更香、更醇。
怪不得古书中描写喝酒都有“拍开
泥封”之说。

那日，我帮叔婆剥毛豆。她笑
眯眯地对我说，“阿亚，给你猜个
谜语，‘小脚老婆大肚皮，头里挂
坨糊烂泥’是啥？”我一头雾水，
小姨抿着嘴示意酒埕，我才恍然大
悟，真形象！

每当出酒日，叔公、叔婆脸上
乐开了花，叔婆就要做荷叶包鸡犒
赏劳作的一家子。那和着酒香、荷
叶香、酱香的鸡，真是一绝。从那
时起，我对荷叶就有了特别的好
感。

姐姐教我 《江南》 诗：江南可
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这首
乐府民歌朗朗上口，后来我们就边
念边跳皮筋，真有趣，真过瘾。这
让我对荷叶更加着迷，从暮春时节
池中的浮叶，到初夏的立叶、深秋
的残叶，我都会去观看。四季轮

回，我也渐渐长大，更能体会荷叶
的美。浮在水面上的荷叶，正如唐
朝诗人杜甫所赞美的“糁径杨花铺
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立叶初
展，则是“荷叶初开犹半卷，荷花
欲 拆 犹 微 绽 ”。（宋 晏 殊 《渔 家
傲》） 荷叶长到五寸，如一色裁的
罗 裙 ， 让 荷 花 仙 子 “ 向 脸 两 边
开”。夏天去杭州旅游，流连在西
子湖畔，观赏荷叶就有了“接天莲
叶无穷碧”的新体会。到了深秋，
荷叶开始枯萎，千姿百态的残荷与
清澈的池水相映成趣，素影斑驳似
水墨，给人一种生命轮回之凄美。

怪不得那么多文人墨客以荷花
为题作画吟诗赞美，怪不得故乡的
女人那么喜欢绣荷花，新嫁娘的上
帷、下帷、枕套、门帘都绣有荷
花，小宝宝的帽子、围兜上也绣
有荷花，老人的寿衣、寿鞋上绣
着 荷 花 ， 连 寿 材 上 也 绘 有 荷 花 。
有荷花，必有荷叶相衬。故乡的
男人喜欢喝荷叶茶，食客喜欢品
尝荷叶糯米饭、荷叶烧鸡。我家
所在街道原来孑孓滋生的阴沟旮
旯，改造后成了荷花池，既能让
居民欣赏“碧叶喜翻风，红英宜
照日”美景，又享受荷叶送来的丝
丝凉意。而乡村以花为媒，发展

“美丽乡村游”。夏日里“荷叶如云
香不断”，多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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